
荣耀与艰辛

这个家是不幸的 ，妻子无工作 ，作为
顶梁柱的丈夫偏又患上 了 尘肺病 ，使原本
就生活艰难的家更充满了 苦涩 ；但这个家
又是幸运的 ，历经生活坎坷的磨砺 ，一家
人用实际行动 ，书写 了 一 曲 苦难中 自 强不
息的精彩华章 。

大女儿惠婷2005年考上海南大学 ，二
女儿惠娇2008年考上西安外国语学院 ，三
女儿惠慧2011年考上天津工业大学。今年
高考 ，小儿子惠鑫又以数学满分 、总成绩
627分被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材料化学专
业录取 。

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 ，先后走出 四名
大学生 ，这会让多 少 人称赞和羡慕不 已
啊 ！可是 ，谁又知道这份荣耀背后的坎坷
与艰辛 ？

坚强的丈夫
惠青胜，49岁 ，是王石凹矿的一名普

通矿工。1989年破格被矿上从农合工转
为 城合工 。伴 随 着结婚成家 儿女 的 相继
出世 ，生活负担越来越重 ，为能多挣点钱
养家糊 口 ，他一个班都舍不得休 ，妻子心
疼他 ，硬让休班他才勉强歇上一天 。

在井下 ，无论是炮采 、高档普采 ，还
是综采 ，不管是采煤工序 、端头支护 ，还
是调整支架 ，凡是没人愿意干的活 ，惠青
胜总是抢着干 ，只为能多挣点工分。井下
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 的工作环境时常让
他感到浑身像散了架 ，可看到儿女们一个

个活泼健康成长 ，学 习上你追我赶 ，惠青
胜觉得所有的苦累都值得 。

印象最深的是 一次他上夜班下班后 ，
在家睡 了 一觉醒来 ，刚好看到 四个孩子一
溜排趴在炕沿边写作业 ，那个温馨的场景
让惠青胜至今难以忘怀 。当 时他还即兴创
作 了 一首 《矿工乐》：“庭院简陋不足夸 ，
自 建毡房未上瓦 。花坛遍种七色花 ，风吹
幽香满院洒 。男儿上班在井下 ，贤妻持家

更无话 。儿女苦读成绩佳 ，温馨之家乐无
涯。”抒发 自 己万千感怀 。

贤惠 的妻子
妻子赵竹琳婚后毅然放弃 民办教师 岗

位来到矿 山 ，悉心 照 料丈夫 的生活起居 。
儿女们相继 出 生 后 ，她更是全 身 心 地投
入 ，手工为丈夫和孩子们纳鞋 ，下地种植
全家人饭桌上 的蔬菜 ，这个 困难却不乏温
馨的家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 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1998年秋天 ，丈夫时

常感到胸部两侧如针刺般疼痛 ，到2004年
2 月 已不能下井采煤 。职业病认定 、待遇
落实又经历 了 一个艰难的漫长过程 。期 间
遭受病痛 困扰 ，医疗没有保证 ，一年多 时
间 ，一家人仅靠平均每月 200多元的收入
生活 。

此时儿女们都正上学 ，大女儿又刚好
考上 了 大学 ，全家人 当 时住的牛毛毡房 ，
碰上阴雨天又到处漏雨 ，日 子过得让她这

个巧妇心里直发愁 。即便如此 ，她也 自 始
至终未 曾 向 生活妥协 ，先后 以做小生意 、
在瓷砖厂打工 ，用柔弱的双肩支撑着这个
越发困难的家 。

懂事的儿女
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 ，孩子们长期营

养不 良 ，长得又小又瘦 。可懂事 的他们却
个个好学上进 ，学 习上一个赛一个 ，相互
比着学 。从小学到高 中 ，个个学 习成绩都
在班上名列前茅 。

二女 儿 上初 三 时 ，因 成绩 出 色 ，被
市 某 中 学 许 诺 每 月 给 200元 生 活 补 助
“ 挖”走 。虽然惠 青胜夫妇对此感到 很对
不起矿 中 学 的班主 任及代 课老 师 ，可看
着 女 儿 羸 弱 的 身 体 ，最 终 还 是 选 择 了
“ 背叛”。

三女儿上大学期 间为省 电话费 ，和家
里约定有事才打 电话 ，不打 电话则一切 皆
好 。可时间 一长 ，母亲实在放心不下 ，改
为每周让女儿给家打一次电话 。

小儿子上高中期 间 ，好多 同学晚 自 习
后相约一块去上 网查资料 ，他总 以种种借
口 婉拒 ，只 因这个时间段上 网费太贵 ，而
选择在周末上夜机 ，则更划算些 。

2005年 ，身为大女儿的惠婷面对孤身
一人在局一 中求学 ，高考期 间父母也未能
到场加油鼓劲的落寞 ，没有分心分神 ，顺
利考取 了 海南大学 ，既为弟妹们树立 了榜
样 ，亦更让父母坚定 了 此前 “砸锅卖铁都
要供孩子上学”的信念 。

如 今 ，看 着别 的 工友 经 过 几 十 年 打
拼 ，买 了 新房 ，添 了 新车 ，有 了 存款 ，而
自 己 几 十 年 辛 勤 操 劳 ，却 仍 然 负 债 累
累 ；再看 四 个儿女相继考 上 大学 ，大女
儿加 入教师行列 已 成定局 ，二女儿奔赴
上 海 大 众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当 翻 译 已 成 事
实 。两相 比 较 ，惠 青胜夫妇 俩 感 到 前所
未有 的轻松 与欣慰 。

（ 王 莉　白 军 战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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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不 久 ，到 澄 合矿 区 看 望 80多 岁 的
刘 邦 斗老 人 时 ，他 正 在撰写 第 6本 著 作 ，
1 1万 多 字 的 澄 合 矿 区 史 志 《煤 海 拾 贝 》
一书 ，现 已基本完稿 ，年底可 出版发行 。

灰 白 的 鬓发和那布满额头的皱纹 ，似
乎 记 录 着 岁 月 的 沧 桑 和 他 那 不 平 凡 的 人
生 ；他那和蔼可亲 的面容 ，使人感到他是
一 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；他思路敏锐 ，特别
是讲述 史 料 非 常 清 晰 ，展 现 了 他 心 胸 开
阔 、知识渊博 的学者风范……这是刘邦斗
老人给我的第一 印象 。

刘 老家 中 的家什用 具都是跟 随他几十
年的 “老革命”，特别显眼的是一 台最 “现
代化”的 电脑 。陈 旧 的书柜里摆满 了 各种
文献资料 。打开吴晓煜编纂的 《中 国煤炭
史志资料钩沉》，书 中对刘老的著作给予 了
较高的评价，“《澄合煤炭史话 》记述 了澄
合地 区煤炭开发利 用 的历史过程 ，引 用 资
料丰 富 ，文笔 也很朴素 。作者是一位老干
部 ，他在 困 难情况下搜集煤炭史料 多 年 ，
披 阅数载 ，征 引 史籍 ，访 问 旧 窑主 ，收集
到清代煤窑文书契约 18份 ，填补 了 该矿 区
历史的空 白。”

刘邦斗老人 1991年退休。离开工作 岗
位后 ，他 不 是养尊赋 闲 ，而 是退而 不休 ，
笔耕不 辍 ，专心致 力 于煤炭工业史志编撰
与研究工作 。为 了 完成澄合矿 区煤炭史志
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，他 自 带干粮 ，背 着水
壶 ，翻 山 越岭 ，调查 、了 解 、核实每个事
件的来龙去脉 ，力争掌握第 一手 资料 。有
一次 ，他骑 自 行车 刚 到澄城县曹村东边的
箭杆岭 时 ，突然下起 了 大雨 ，前 不 着村 、
后不着店 ，周 围没有任何避雨的地方 ，道
路泥泞 ，自 行车推 不动 ，老人扛着 自 行车
艰难 困 苦地行走在泥泞 的道路上 ，全身衣
服被雨淋的湿透 ，回到家后就病倒了 。

在走访旧煤窑主家时更是困难重重，“碰钉子”、受气更
是家常便饭 。有一次 ，他听说澄城县孟家村有一户姓张村民
家中过去祖先开过小煤窑 ，留有办矿文约 ，他就骑 自 行车登
门求证走访 ，主人回绝说没有 ，就离开家到地里干活去 。刘
老就跟随其后 ，边说边 向地里走去 。到地里后主人开始摘棉
花 ，刘老也跟着人 家边拾棉花边 闲 聊 。他 的行为 感动 了 主
人 ，回家翻 出 了保存多年的清代光绪年 间 出卖井份合同 ，刘
老 内 心高兴万分 ，非常感激地付给 了 主人 100元保管费用 ，
并说定将资料复印后物归原主 。

刘老退休20多年来 ，经常风里来雨里去 ，不畏寒暑 ，骑
着 自 行车 ，深入到厂矿农村 ，跑遍 了澄城 、合阳 两县百里矿
区附近的尧头 、曹村 、浴子沟等几十个村镇 ，走访了40多位
高龄老人 ，付 出 了 大量心血和精力 ，骑坏 了 好几辆 自 行车 ，
而他乐在其中 ，获得了 许多难能可贵的第一手珍贵资料。特
别是一批流散于 民间 、稀世罕见 、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。清
代雍正 、乾隆 、嘉庆 、光绪年间 的办矿文约 、合同等 ，有的
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。

2010年 ，为 庆祝建局 40周 年 ，刘老编著 了 近 17万 多
字 的 《战地黄花分外香 》一书 ，澄合矿业公司 总经理盛赞
这 位 80多 岁 耄耋 老人，“不顾 眼花体 弱 ，满怀豪情伏案
操笔 ，充分表达 了 对 中 国 共产党 的 感恩之情 ，对新 中 国 的
无限热爱”。

刘老精神焕发 ，涛涛不绝地 向 笔 者讲述他 “有 志 者 ，
事 竟成 ”的感人经历 。一个小学毕 业生跻身煤矿史志学者
行列 ，其立 志之恒 、钻研之苦 、笔耕之勤是可想而知 的 。
更令人钦佩的 在 于 ，刘 老是从 60岁 退休 的那 一天才 踏上
通 向 “学者殿堂 ”之路的……他不 畏艰辛 、老而弥坚的精
神 ，不 能 不 使 人 油 然 记起 唐 代 大诗 人 刘 禹 锡 “莫 道 桑 榆
晚 ，为霞 尚 满天”的 千古绝句 。　（校天奇 ）

近 日 ，在澄合合 阳 公 司 老 区 至 新 区 的 路上 ，两 辆 白 色 的 电
瓶车 上 不 时传 来 爽 朗 的 笑 声 。这是该 公 司 今年 惠 民政策 的 又
一 项 重要举措 。老 区 与 新 区 之 间 的 距 离 有 两 公 里 之 多 ，职 工
每 天 步 行或 骑摩托 车 上 下 班 ，既耽误 时 间 又 不 安 全 。该 公 司
及 时 采 购 回 两 辆 电 瓶 车 ，有 效地 解 决 了 职 工 上 下 班 不 方 便 的
难题 。

张静妮 宁 良玉 摄

近 日 ，蒲 白 白 水 煤 矿 组 织 该 矿
四 个掘进 队在 二一 运输 大巷进行 了

锚杆 支护 工技术 比 武 。该 矿 生 产 科
室 有 关人 员 作 为 评委对参与 比 武 的

职 工 进 行 现 场 评 分 。图 为 比 赛 现
场。夏 占利　高旭辉　摄

身边的能人

我所说 的 “能人”，其实就是
穿 着油 黑 工 装 ，在 高 大 的 支 架 周
围 “上 窜 下 跳 ”最 “欢 ”的 那 几
个 。走 在 人 群 中 ，穿 着统 一 的 工
装 ，他们和其他人没有什 么 区别 ，
但是亮 出 他们的 “吃饭家 当 ”来 ，
您就会发现 ，啊 ！真 了 不起 ，原来
都非等 闲之辈 ，每个人可都是有专

利在身的 。
先 说说 “能 人 ”屈 建 民 ，他

2007年 在神东 生 产服务 中 心工作
时 ，就 以 出 色 的 工 作成 绩 被 评 为
“ 优秀 劳务工”。2009年在神东煤
炭 集 团 小 改 小 革 活 动 中 获 得 三 等
奖。2011年 10月 调入神南 产业发
展 公 司 后 ，被 分配 到 维修 中 心 支
架 车 间 阀 电 班 工 作 。在 平 凡 的 岗

位上 ，他 能将 自 己 积 累 的 各 种 维
修 经验毫 无保 留 地传 授 给 徒 弟 和
身 边 的 人 ，并 且 凭借 出 色 的 电 器
维修 技 术 ，很 快就成为 在 岗 位 上
能独 当 一 面 的技术 “大拿”。今年
一 季度他发 明 的 “多 功 能 液 控 电
磁 阀 试验 台 ”项 目 在 中 心 “小 改
小 革 ”竞 赛 中 获 了 奖 ，并 被 命 名

为 “屈 建 民 多 功 能 液控 电 磁 阀 试
验 台”。

再 说 说 “能 人 ”魏 磊 磊 ，他
2010年 3月 来 到 神 南 产 业发展 公
司 ，现 为 支 架 车 间 支 架 一 班 班
长 ，自 担任 班长 以 来 ，他 带 领 班
组 全体 人 员 ，严 抓 生 产 ，细 抓 管
理 ，形成 了 支 架 二 班 积极 向 上 的
团 队 精 神 和 独 特 的 团 体 创 新 意

识 ，他 带 头 对 车 间 多 台 设备 进 行
了 小 改小 革 ，在短短 的 半 年 时 间
里 ，就为 支架车 间 解决 了 近 10条
阻碍 生 产 的 技 术 难题 ，使支架 维
修 效率 明 显 加 快 。他 设计 发 明 的
装 销 器 ，为 组装 支 架 带 来 方 便 的
同 时 ，节 约 了 生 产 成 本 ，又 提 高
了 工 作 效 率 ，被 该 中 心 命 名 为

“ 魏 磊 磊 装 销
器”。

他 们 是 公 司
成 百 上 千 “蓝
领 ”队 伍 中 最
普 通 的 一 员 ，
但 是 他 们 却 被
工 人 们 亲 切 地

称为 “能人”；他们和大 多 数 员工
一 样 ，一 身 油 污 一 身 汗 ，之 所 以
成为 “能人”，是 因 为他们有 一个
共 同 的 特 点 ，那就 是 在 工 作 中 有
一 股 子 遇 到 困 难 不 妥 协 的顽 强精
神 。正 因 为 这 种精 神 ，他们在 平
凡 的 岗 位 上 敢 于 突 破 ，寻 求 创
新 ，最 终 成 为 当 之 无 愧 的 “能
人”。　（陈 小 妮　潘妮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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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起 海 哥 ，蒲
白 矸 石 电 厂 的 职 工
都 要 竖 起 大 拇 指 ：
“ 那 可 是 个 心 灵 手
巧 的 大 能 人 。”海
哥 大 名 尚 海 顺 ，是
电 厂 燃 运 车 间 修 理
班 班 长 ，有 着 精 湛
的 车 辆 维 修 技 术 和
良 好 的 口 碑 。熟 悉
海 哥 的 人 都 知 道 他
有 个 “特 殊 爱
好”——爱琢磨 。

由 于 电 厂 的 拉
灰 车 、装 载 机 等 大
多 设 备 老 化 ，给 车
辆 安 全 行 驶 带 来 了
诸 多 隐 患 。作 为 一
名 修 理 班 长 ，对 这
些 “老朋 友 ”海哥
可 是 花 了 不 少 心
思 。看 到 上 百 万 的
装 载 机 由 于 经 常 开
进 上 百 度 的 高 温
渣 ，轮 胎 损 坏 频
繁 ，严 重 威 胁 着 人
身 和 设 备 安 全 ，他
习 惯 的 皱 起 眉 头 ，
围 着装载机开始琢磨 ，怎样才能减 少 高
温炉 渣 对轮胎 的腐蚀 ？通 过 仔 细 观察 ，
反复推敲 ，翻 阅 书籍 、上 网 查 阅 ，凭借
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大胆实践 ，在征得车
间 领导 同 意后 ，他利 用休息 时 间 ，在轮
胎上加装 了 降温洒水装置 ，经过 多次实
践获得成功 ，现在装载机一 开 ，四 条轮
胎便沐浴在清凉 的淋浴 中 ，再也 不怕高
温 的炉渣 了 。此举不仅有 效地遏制 了 轮
胎高 温 着 火 、爆胎等 重 大事 故 的 发生 ，
还降低 了 轮胎的 更换率 ，一 年节 约 资金
2 万元左右 。

看 到 车 间 拉灰专 用 车道和厂 门 口 的
大路一 过车就尘 土 飞 扬 ，不仅污染 了 环
境 ，还对 司 机 的 身体造成 了 伤害 ，面对
车 间 旁边生化池排 出 的废水他又开始皱
起 眉 头 琢 磨 ，咋 样 才 能 利 用 废 水 来 降
尘 ？向 车 间 领导建议后 ，他又对 闲 置车
辆进行 了 改造 ，装上 了 洒水装置 ，利 用
生化池处理过 的废水对灰场道路进行定
期 喷洒 ，使拉灰工作 内 、外部环境得到
很大地改善 ，受到 了 领导和 司机们的 一
致称赞 。

由 于 车 间 修理库房紧张 ，油脂 与 电
气焊 、切割机等设备存放在 一起 。海哥
看 在 眼里 ，爱 琢磨 的 他 又 皱起 了 眉 头 ，
采 用 将 油 脂 与 电 气 设 备 分 离 隔 墙 的 办
法 ，解决 了 重大安全隐患 问 题 。

利 用 业余 时 间 ，精心策划 ，组织维
修 班 把 厂 区 废 旧 锅 炉 管 材 改 造 加 工 成
700余米 的 洒水 管 道装置 ，利 用 锅炉处
理过 的达标废水在厂 区主干道 喷洒 ，净
化 了 空气 ，也减少 了 排污 。昔 日 车过灰
尘 飞扬 的场景不见 了 ，司机师傅们也可
以开窗行车 了 。

海哥不仅是革新能手 ，还是个节 约
模范呢 。他发现装载机后桥轴管等及副
梁 、发动机平衡梁断裂 ，起臂油缸 销孔
磨损严重 ，存在安全隐患 ，更换需近万
元 ，看 到 厂 里 经 营 困 难 他 又 开 始 琢 磨
了 ，主 动 提 出 修理 并 制 订 可行 性 方案 ，
他 同 领 导 、司 机 一 同 研 究 ，大胆实 践 ，
将 后 桥 轴 管 及 副 梁 、发 动 机 平 衡 梁 断
裂处打磨斜 口 进行加温处理 ，利 用 堆焊
技术焊接 ，对起臂油缸销孔磨损进行焊
补 、镗孔等方法修补 ，革新后 的 设备在
实践 中 得到 了 验证 ，降低 了 成本 。同 时
也在车 间 掀起 了 厉行节 约 、创新革新 的
热潮

你 看 ，海 哥 又 皱 着 眉 头 对 着 那 些
“ 老朋 友 ”开始琢磨 了 。　（郑 秀 荣 ）

近 日 ，在 神 南 红柳 林矿 业 公 司 探 亲 的
180名 家属 ，通过矿 区 一 日 游感 受 着矿 区 的
新 变 化 ，激发 了 矿嫂们 做好 “送 亲 情 、保 安
全 ”主 题 活 动 的 热 情 。图 为 矿嫂参观 时 的
场景 。　孙文清　摄

“小头头”刘建光

见到刘建光的时候 ，他手里拿着
一个菜夹馍正往嘴里塞 ，身上的工作
服满是煤渍 ，一抬头见到办公室有外
人 ，很是不好意思 。厂领导连忙对我
介绍说：“这就是洗煤厂车 间主任刘
建光”。

我 开 门 见 山 地说 到 ：“刘 师 傅你
好 ！听说你妻子给你下了 最后 ‘通牒 ’
能 不 能给我讲一讲？”这 一提 问 ，让
面前这位33岁 、一脸俊朗的年轻人汗
流满面 。他很不 自 在地说：“也没什
么……”看到他很紧张的样子 ，为 了
缓和气氛我又 问到：“那你谈谈你的
工作吧。”一 说到 工作 ，刘建光 眼睛
一亮说道：“我是去年象 山矿井洗煤
厂筹建时从通风 区应聘到这的 ，当 时
应聘的有40多人 ，全部派送到桑树坪
洗煤厂 进行培训……”话说 到 一 半 ，
办公室 电话响 了 ，是车 间 同事打过来
的 。为 了 进 一步 了解他 ，在征求厂领
导同意后 ，我跟随刘建光一起来到 了
他的工作场所 。

戴上安全帽进入生产车 间 ，刘建
光立 即就像换 了 个人似的 ，话也多 了

起来 。他说：“车 间 共有 100多 台设
备、14条皮带，3台 刮板机 。洗煤厂
自 今年元月 10日 从华宇公 司接手洗
煤 ，是 洗 动 力 煤 ，5月 份 系 统 改 造
后 ，现在是高炉喷吹煤 ，对煤的灰份
要 求 非 常 高……”当 来 到 四 楼 车 间
时 ，一 位 工 人讲道：“自 系 统 改造
后 ，新设备常出故障 ，前不久 ，矸石
管道堵塞 ，为 了 查 出 堵塞 的准确点 ，

20多米的管道每 3米就要开一个观察
口 ，最 后 查 出 堵 塞地 方在 一 个 弯 头
处 ，一个弯头 3吨重 ，拆下后 ，刘建
光爬 上 去 用 手 把矸石 一 点 一 点 掏 出
来 ，然后再重新装上 ，他带着我们连
续奋战了 30多个小时 ，处理问题那是
没得说 ，还 自 己掏腰包为我们买水和
饭。”

这时正是设备检修 时 间 ，设备没
有运转 ，室 内的温度已近40度 ，汗水
早 已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着 。刘建光
连忙说：“这是车间顶层最热 了 ，咱
们还是到下面看看吧”。

聊着聊着 ，刘建光对我 已没有 了
疏 远 感 ，当 再 次 谈 到 “通 牒 ”一 事
时 ，他 不 好 意 思 地道 出 了 事情 的 原
委 。原来 ，他有 一个 5岁 的女儿 ，妻

子在市城建局工作 ，自 洗煤厂筹建以
来他就很少 回 家 ，从 5月 份系统改造
以后 ，每天都吃住在单位 ，妻子为此
和他 闹别扭回 了 娘家 ，还下 了 最后的
“ 通牒”。

下到二楼车 间 时 ，几位师傅高声
喊道：“刘建光可是车 间 的 ‘铁人王
进喜 ’，你可得好好报道一下。”为什

么这 么 叫他？几位师傅你一句我一句
地道 明 了 原 因 ，为 了 感 受 当 时 的 现
场 ，师傅们带着我来到他们所说的抢
险地方 。那是 5月 21日 ，刘建光路过
介质库时 ，听到水声有些异常 ，立即
给集控室打 电话马上停机 、停 电 ，当
时泵池里的水在不断上涨 ，电机 已经
快被水全部淹没 ，情况紧急 ，他立即
跳入水中排查漏水原因 ，才发现介质
库最下面的一个水 阀 门坏 了 ，当 师傅
们拿来新阀门时 ，泵池里的水已有 1.5
米深 ，刘建光也顾不 了 那么 多 ，整个
人潜入水 中更换 了 新阀 门 。如今的介
质库泵池早 已看不 出 当初被水淹的痕
迹 ，电机正在正常地运转着 。

周 末整理采访稿时 ，有些数据要
向刘建光核实 ，于是 ，拨通 了 刘建光
手机 ，他竟然在 家 里 。我笑着 问 道 ：
“ 妻子 回来了 ，没再找你别扭吧”，他
笑着说：“一 切恢复正常”。正如我
想像的那样 ，在工作 中他处理 了 一个
又一个棘手 问题 ，当 然 ，妻子最后的
“ 通牒”也会成为最终的理解 。

（ 赵毅华 ）


